
今年是庐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

景观”三十周年。春分刚过，外地友人来电，相约同往

庐山寻春赏桃。我欣然应约，心中却暗自思忖：白居易

一首《大林寺桃花》，不啻为庐山做了跨越千年的文化

广告，每至暮春，总有无数游人循着“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的诗句奔赴而来。每次陪友人登临

庐山，他们总问起同一个问题：作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

景观，庐山区别于其他名山的独特文化标识究竟何

在？此行山中，我也在山水文脉间，静静寻找答案。

乘索道而上，我们径直前往花径公园。漫步青石

板路，两旁桃树枝头缀满粉白繁花，如云蒸霞蔚，倒映

在如琴湖碧波之中。山风轻拂，花香沁人心脾，恍惚

间，仿佛不是置身现世赏春，而是与千年前的白乐天先

生，共赴一场迟来千年的春日之约。导游见我们沉醉

其间，笑着说道：“桃花于庐山，意义远不止景致。在白

居易笔下，它是一首流传千古的诗，让此地成为暮春赏

桃胜地；在陶渊明文中，它是一篇隐逸名篇，《桃花源

记》更让庐山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精神高地。”

行至白居易草堂遗址，我们在石凳上稍作休憩，导

游用温润的乡音，缓缓梳理起庐山隐逸文化的脉络。

从先秦匡俗结庐而居的传说，到历代文人雅士栖居遁

世的洒脱，庐山之名，本就镌刻着隐逸印记。东晋慧远

大师隐居庐山三十余载，创立净土宗，写下早期山水游

记，将山林隐逸与宗教修行相融相济。谢灵运曾登临

庐山参礼慧远，留下凿池澄心的文人雅事；刘遗民、周

续之依附慧远修行，又常与陶渊明把酒言欢，后世并称

“浔阳三隐”，自此奠定了庐山作为士人精神家园的根

基。

陶渊明把庐山的隐逸风骨推向了极致。“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早已不是一句单纯的写景诗句，而

是沉淀为中国文人共通的精神标识。诗里的“南山”

不必实指某座山峰，可那份超然物外、心境澄明的气

度，早已和庐山的云壑烟岚融为一体。他的归隐，既

有道法自然的从容，也有守道不移的气节，更有物我

两忘的旷达，把避世隐居升华为亲近天地、安顿内心

的生命选择。也正因这般灵秀山水，加之慧远、陶渊

明、谢灵运等先贤相继驻足，庐山才成了历代文人魂

牵梦萦的精神归处。仅唐宋两代，就有一百七十余位

名家登临赋诗，张九龄、孟浩然、李白、苏轼、朱熹等文

坛大家先后在此留下名篇，李白更在青莲谷隐居学

道，而朱熹则在白鹿洞“以隐治学”，为庐山的文化底

蕴再添厚重一笔。

辞 别 草 堂 ，走 到 如 琴 湖 畔 的 庐 山 美 术 馆 。 去 年

盛夏在此观览的“历代名家画庐山”特展，至今记忆

犹 新 ，也 让 我 更 深 知 庐 山 与 中 国 山 水 画 的 不 解 渊

源。在庐山，历史上两位艺术巨擘为中国山水画奠

定了重要基础：顾恺之以“传神写照”之笔绘就《庐山

图》，学界主流认为，此作让山水首次脱离人物画背

景，成为独立画种，标志着中国山水画正式登上艺术

舞台。宗炳晚年隐居庐山，于云雾山岚间著成中国

首部山水画理论专著《画山水序》，为山水注入精神

灵魂。他提出“澄怀观道”的核心理念，点明绘画并

非单纯摹写物象，而是人与天地精神的往来交融；首

创“小中见大”的透视理念，在东方美学体系中独立

形成视觉法则，启迪后世千年。

自此 ，历代艺术家皆从这份开创之功中汲取养

分 ，以 笔 墨 绘 庐 山 ，不 断 开 拓 艺 术 新 境 。 五 代 荆 浩

《匡庐图》以主峰居中，开创全景山水构图范式；明代

沈周《庐山高图》以山水喻君子品格，成就诗书画合

一的文人画典范；清代石涛《庐山观瀑图》融禅宗意

境于笔墨，其创作哲思与庐山所承载的艺术真谛一

脉相承。庐山，不仅为中国绘画赋予了观照天地的

独特视角，更成为山水画艺术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此时，我心中豁然开悟：庐山，是中国山水画的滥

觞之地，亦是中华隐逸文化的精神宗庙。“山水画源，隐

逸文宗”，正是这双重文脉，织就了庐山卓然于世的文

化经纬。隐逸精神为山水注入灵魂深度，丹青笔墨为

隐逸理想赋予审美形态，这份独树一帜的文化创造，让

庐山超越自然景致，升华为可游、可居、可悟的生命境

界。

夕阳西斜，导游提议前往含鄱口，远眺山间桃花盛

景。拾级而上至望鄱亭，她指向汉阳峰下的康王谷：

“那里，便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之地。”极目远

眺，野生桃树自岩缝间舒展枝桠，簇簇粉白桃花随风摇

曳，花瓣飘落溪涧，与飞瀑流泉、古村阡陌相映成趣，俨

然一幅现世桃源图。虽相隔较远，景致不甚真切，众人

却心领神会。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早已开在国人心中，

他描绘的桃花源，亦成为世代相传的精神向往。

暮色渐浓，山下浔阳城灯火初上，鄱阳湖上渔火点

点；山中云海翻涌，恰似顾恺之笔下穿越千年的墨韵，如

梦似幻。月光洒在陶渊明曾凝望的山峦之上，落在宗炳

以笔墨捕捉的山水虚空之间，清辉万里，文脉绵长。

至此，我对“庐山天下悠”有了更为深切的感悟：这

悠，是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自得，是宗炳澄怀观道的

悠远心境，是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山水的悠长情致，更是

五千年中华文明，融入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间的悠久

氤氲。

一
风从庐山

第四纪冰川漏下来

蹭过竹篱笆 酒瓮

绕在阶前像沉默的旧友

先生从南亩归来

草鞋上沾满豆苗田里的泥土

舀起半盏浊酒

晃着晚霞和归鸟的影子

趁“采菊东篱下”的余音还在

来不及葛巾过滤

一饮而尽

把世间的尘嚣冲得精光

邻家阿翁

拎着新酿的米酒来换诗

先生陪老人

倚在茅屋门槛上

从日头西斜

聊到月上东皋

酒瓮里的酒

越来越浅了 话却

越积越厚

山风也开始

头重脚轻

裹着醉意穿过柴桑桥

朝南山脚下

那块醉石跌撞而去

二
县衙的案牍

堆得老高 先生的酒

始终空着半盏

朝着庐山的方向

酒在盏里晃

晃得田间的稻浪

翻滚起来

八十一天的县令

像一场醒得太快的梦

他轻飘飘把官印往案上一搁

却将酒盏塞进行囊

丢下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

惊得公堂屋檐下的宿鸟乱飞

逆流而上 沿着长江回家

朔风灌满衣袖

他怀里只揣着半壶

没喝完的酒

彭泽城越来越远 庐山越来越近

栗里陶村

那棵孤松就像一首清冷的诗

在等待

盘桓抚摩已经很久

三
庐山的云雾

总爱往酒垆里钻

坐在垆边

酒壶斜靠在膝头

樵夫放下柴担

转告山那边菊花开得正好

于是笑着递过酒碗

映着樵夫的脸 庐山的峰

也映着天边归还的倦鸟

酒垆里的酒

换了一坛又一坛

先生的诗

却永远写不完

月儿悄悄爬上酒垆的檐

酒意漫过石阶

也漫过他的葛巾

和着酒曲的香

先生兴起

把灵感喷到酒旗上

随风一晃

“桃花源”到处都是诗酒的韵味

从此不知有秦

更不知有汉

南昌的云，是中国南方的云。南昌市东有鄱阳湖水汽蒸腾曼舞，北有

梅岭云遮雾绕，赣江由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抚河从东南而走，城内大湖

鉴天。久居南昌，四季风云变幻，天光云影常有动人之美。

五月春暮，和风随行。天空的云不知何处来，汇集、消散随意变换，有

层叠出新的厚重云城，也有洁白的云朵衬着蓝天，还有一丝丝的云絮溜达

着，如白糖糕的糖丝般轻盈无踪。金色的阳光从云间射在城市里，不时闪

亮。顺着斑驳的光线望去，整个天幕柔和多姿，白云在阳光下随意流转，

天地间万物欣欣向荣。

六月梅雨，云雾时常低垂，像能掐出水来，也像南昌城里“作里作气的

小秧子”，说变脸就变脸。晴朗时，云的表演就开始了。有时，一团团的云

朵静开天幕，就像蓝天上的棉田到了采收时节。有时，云在东北方集合，

在湛蓝的天空中，像队列宏大的舞者向西北飘着；辉映在赣江上，游走于

高楼的幕墙间，不断变换造型尽情演绎，整个城市也变得生动起来。

南昌的云，有时也会有“爆脾气”。夏末，徒步过八一大桥，与暴风雨

相遇。低沉的黑云翻滚着，夹着雷暴和雨幕，沿江快速向大桥扑来。我赶

着路，离下桥面最后一分钟，雨到了，立刻被淋透。风夹着雨水扑打着，闪

电吓退了一切，暴雷惊惧人心，我快速跑下桥面，在抖动中恢复着体温，有

些自嘲地笑了。这哪里是暴风雨里的海燕，分明是江南都市屋檐下，一只

湿透的麻雀扑棱着翅膀。

时光流转，季节更迭，南昌的云也在每一个新的日子中呈现着不一样

的风采。它随着秋意的渐浓变得更为高远与清透。尤其是在夜晚，我站

在滕王阁边的江岸，望着赣江之畔辽阔的天空，云彩在夜空中流转，宛如

古代的舞者在空中翩翩起舞。“看！这几朵云像不像汉代海昏侯编钟上的

纹路？”游人欣然拍摄，人流中絮语声声。

进入冬季，南昌的云显得更为静谧和内敛。冷空气来袭时，云层厚重

而低沉。而更多时候，在摄影无人机的逡巡下，城市的建筑和江湖呈现出

夕阳的金色光芒，周边的树木、行人也被涂上温暖的色调，整个城市仿佛

沉浸在这片美丽的光影之中，大地斑斓，沉静而温馨。

云是阳光下的风景，在阳光的透射下魅力无穷。南昌的江岸，朝霞与

晚霞尤为醉人。朝霞像太阳的精灵，美丽出彩的朝霞，难得一见，云气在

日出前一刻，变幻出明媚的光彩，日出后又即刻收敛。

晚霞时间较长，且雄浑多变。多彩的云絮就像沉思的巨人在天空中

慢慢演绎的思绪，散发着思想的光辉。

家住赣江东岸，离著名的滕王阁不远。此处江岸经多年建设，已成为

秀美的滨江生态公园。傍晚行人如织，我也常去散步，时有年轻人前来打

卡晚霞，也有摄影师蹲守长焦取景。有时整个天幕被夕阳点亮，随落日从

金黄向火红演变，壮美无比；有时是玫瑰花瓣般的天幕，衬着楼宇、远山上

的片片金黄，在云隙折射出明暗交织、色彩不定的轮廓；还有时，几簇色彩

斑斓的云团伴随落日，一同缓缓地向西山沉落，天空的流云也时有令人惊

喜的多彩变幻，直到夜幕四垂，两岸灯火璀璨。

南昌的云，是难忘的云，它有时温柔如水，有时热烈如火，有时静谧如

诗，有时磅礴如画，伴随着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四季。我在城市的风云变

幻中，理出时光里的丝丝云彩，收藏于心湖的天空，落笔有情，希冀思想的

火花里也有天地间大美无言的光彩。

豫章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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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隐庐山
□□ 周周 萌萌

南昌的云
□□ 徐建军徐建军

陶令酒韵陶令酒韵
□□ 大大 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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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
一瓣

明·文徵明《桃源问津图》（局部）

南方的春天多南风。

四五月的天，南风里也在下着一场雨。

雨是下在室内的。室内的很多东西都湿了。

地面涔出了一层水，湿湿的，脚踩上去，地板上留

下一排脚印；贴了瓷砖的墙上在不停地往下淌水，

好像水是从瓷砖里冒出来的，水痕如泪，一道道地

顺墙而下；光滑的玻璃上、镜子上，蒙上了一层水

雾，把脸凑近一看，外面的世界模糊一片；墙上的

奖状和字画皱巴起来，大门旁的春联被濡湿了，吸

饱了水的纸张软塌塌的，再也没有初贴时的平展

和光亮，上联掉下来“春临华堂”四个字；腻子粉刮

的楼板和墙壁上长出了一块块铜钱绿，像春雨里

长出来的地衣……家里仿佛下了一场屋漏偏逢的

连夜雨，室内的空气寒湿、滞重，所有的爽滑、柔顺

感都失之殆尽。

谚语说，南风吹暖北风寒，东风多湿西风干。

向南而来的风，把暖意和潮湿同时携来，让原来干

燥的事物出现回潮。“回潮”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词，

它的意思是被蒸发出去的潮湿水汽又重新回来

了，回到了潮湿曾经藏身的地方，比如纸张、布料、

棉 絮 、柴 火 、茅 草 之 中 。 把 水 汽 带 回 来 的 ，是 南

风。一阵又一阵的南风吹刮过来，一层又一层的

水冷凝出来，恣意流淌，其实它也是一条微波荡漾

的河。“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暖风”大概也是南

风吧，又想起了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这让人

沉醉的风也是温暖和煦的南风。南风的暖，很容

易带给人一种麻酥和沉醉感。

天籁有三鸣，鸟鸣虫鸣蛙鸣。天气回暖，众鸟

起床也格外早，六点不到，叽叽喳喳、咕咕嘎嘎的

声音就从林子里传上楼来，我细细一听，至少有十

几种鸟的叫声。每一种鸟形成一个小方阵，依次

登场，你唱完了，我接着上，我唱完了，它又上场，

大有“鸟国好声音”之势。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十

年，除了大雨天气，这里的鸟类演唱会几乎每天都

会准时响起。傍晚一过，鸟儿偃旗，虫蛙擂鼓，虫

鸣蛙声四起，一场混合交响又拉开了序幕。好似

王菲在唱：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赠我

弯弯一枚月，也赠予我晚星……

南风吹响的不仅是鸟声虫鸣，还有各种植物

体内的生物钟。南风是顺着雨势而来的，持续了

一段长时间的春雨下过之后，往往就紧跟着一段

持续的晴好天气。小时候，看农人施肥，就是在雨

后天晴的日子，他们把雪白如珠的尿素撒向秧田

或刚栽下的禾苗，几天阳光的普照，几阵南风的拂

拭，田里的秧禾就疯了似的蹿长；漫山遍野的春树

春草也是，一阵南风吹过，满山绿漆涂抹，空了一

冬的山，要不了多久，就被填满。此时，从山野中

传来的鸟鸣，也清脆、圆润，水汪汪的，好像鸟的嗓

子也发了芽，开了花。塘坎、田畈、坡地上的艾叶、

鼠曲草、荠菜、香椿、水芹、野葱也都噌噌地长起来

了，前一周去寻刚冒芽头，几阵南风一爬梳，这周

去摘就满手乱钻。新做的艾叶青团，搓得柔韧、圆

滚，是散溢着迷人气息的好春食。清明前后，松林

里的菌菇也冒将出来，拱起松土和腐叶，躲在潮润

的阴凉处，等着眼尖的人来采拾。荠菜凉拌、香椿

炒蛋、水芹饺子、野葱炒腊肉、瘦肉炒松菇，春分从

来喜欢顺着人类舌尖上的野茎摸到我们跟前，招

摇着大自然的不吝馈赠。

自然的闹钟，有早有晚。茶花、腊梅在寒冬绽

放，没有谁能阻挡一朵花按响它身体里的闹铃；广

玉兰是园子里开得最早的春花，洁白的大朵，孤独

而热烈，满树孤芳高擎；映山红的新叶盖过了老

叶，在枝头挺立，这种也叫杜鹃的植物与那只叫杜

鹃的鸟儿都是春天最忠诚的信使，一个啼鸣，一个

怒放；麻竹林里的小笋已经拱出了土层，麻灰色

的，头上叉开的两片叶子与笋竿组成了一个“丫”

字，过不了多久，又是一丛丛新竹引来飒飒凉风；

石楠的嫩叶是红色的，褐衣红；香樟树的叶子从来

不会等老叶落尽之后再长，它们是叠着旧叶而生

的，是谓“芳林新叶催陈叶”，一片新叶长，一片旧

叶落，望去树上嫩绿一片，树下老残一地；最晚醒

的是合欢，满园的鸟、树都打卡报到已久了，合欢

仍像一个沉睡忘醒的老人，即便是暄暖南风来唤，

也要多睡十天半月才肯慢慢睁开眼……

太阳照耀着鲜嫩的草木，泥土的气孔张开，地

气上升，南风中弥漫着植物荷尔蒙的气味。那时

候的乡村，除了吃长于山野间的春草野蔬，还吃冬

天留下来的腊味香肠。南风一吹，挂于檐下的一

刀腊肉也凝出了细密的水珠子。找出许久未用的

南风炉，用竹杈挑下腊肉，硬刀剁下粗骨，放入炉

钵中，吹红木炭，慢火轻煨。可加抽了花的老菜

头，可加泡过水的老豌豆，主人装满炭，盖上盖，就

朝田野而去。落英缤纷，农时催人，只有一缕南风

在吹动着这一炉炭火，像一位老人在轻摇蒲扇，咕

咚咕咚的微响从檐下的风口传来，阵阵腊香飘满

院子。傍晚，煨熟了腊肉的南风炉，守着炉火一边

打盹，一边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南风吹肉香，花落知多少。南风是一阵风，它

轻拂着大地的衣袂；南风也是一场雨，它无声无息

让干燥的事物再次回到潮湿里。

南风也是
一场雨

□□ 郭远辉郭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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